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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儿童世界》期刊作为近代史上的儿童科普先锋，其科普群体网络驱动了面向儿童的科学传播，展

现了科学知识、文化理念与社会力量的深度交织。该网络以主编郑振铎、徐应昶为核心，多元科普作者为基

础，依托商务印书馆和文学研究会的支撑，形成层次分明、互动紧密的结构。该科普群体网络基于“儿童本

位”和“科学救国”的理念共识，依托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圈层，整合业缘与亲缘、地缘关系，实现了科学传

播的协同增效。《儿童世界》的科普网络革新了儿童科学启蒙的形式，提供了文学网络驱动科学传播的本土

经验。同时，这一网络的高效性依赖传统人际信任，其脆弱性则映射了民国知识生产的转型困境，为数字时

代科学传播的生态构建提供历史反思。

[ 关键词 ]  《儿童世界》   科学传播   科普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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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掀起科学民主思潮，

在此语境下诞生的《儿童世界》期刊呈现出文学

与科学交织的双重进路。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史上第一份白话儿童刊物，《儿童世界》从 1922

年 1 月 16 日创刊到 1941 年 9 月 15 日停刊，在

战火纷飞中先后辗转上海、长沙、香港三地，20

年间共出版 47 卷 723 期，依托商务印书馆的发

行网络辐射全国甚至东南亚。既有研究多将《儿

童世界》视为文学刊物，王泉根、蒋风、朱自强

等学者一致认定《儿童世界》为“中国第一本儿

童文学期刊”，其“儿童本位”理念奠定了现代

儿童文学的基础 [1]。吴永贵也认为，《儿童世界》

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标志着中国

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具有里程碑

的意义 [2]。也有学者关注到《儿童世界》在儿童

科普领域的实践价值，迟受义曾评价“《儿童世

界》增加科学故事，是儿童读物新大陆的一线

曙光”[3]。简平认为，《儿童世界》不仅是“儿童

文学运动”的主战场，还通过丰富的科学栏目

设置和多样化的编辑方针，形成了广泛的创作气

候 [4]。1922 年郑振铎初创《儿童世界》时，期

刊定位以儿童文学作品为核心内容。1925 年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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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昶接任主编后实施系统性改革，增加自然、物

理、化学等领域的科学知识传播，除注重文学趣

味，亦关注科学精神 [5]，推动期刊从单一文学载

体向综合性儿童期刊转型 [6]。他曾明确提出，《儿

童世界》的创办宗旨是“为养成儿童阅读兴趣，

增长儿童生活常识”[7]。在 20 年的出版历程中，

《儿童世界》共发表约 160 位作者的 4300 余篇科

普文章，为当时的儿童读者勾勒了一幅丰富的

科学图景 [8]。结合既有史料与实证研究重新审视

《儿童世界》的定位，可以发现《儿童世界》不

仅作为首份白话文儿童文学刊物进行了开创性实

践，更在文学土壤中孕育出儿童科普的早期形

态，其文学主体性与科学协同性并存。

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审视，《儿童世界》的

编辑与作者群体构成了一个动态演化的关系系

统，其网络既保留传统亲缘、地缘纽带，又衍生

出基于职业认同与知识共享的新型联结。这种依

托商务印书馆形成的双重网络形态，不仅映射了

现代出版机构对社会关系的跨地域重构，更通过

文学网络推动科普作品的生产，实现了儿童启蒙

从单一教化向科文融合的转型。崔波指出，此类

媒介空间中的关系演化，实质是“传统共同体向

现代知识社群过渡的微观缩影”[9]。而《儿童世

界》的独特价值，恰在于其以文学为枢纽，将科

普创作嵌入儿童本位的叙事框架，使科学传播同

时获得情感感召力与认知可信度。

当前，民国时期科学传播的既有研究已取

得一定成果，但专门针对《儿童世界》及其科普

群体网络的系统性分析尚显匮乏。本研究重点

关注儿童文学读物中孕育培养的科普群体，如

何与教育界、学术界、出版业乃至更广泛的社

会文化网络之间进行互动，分析这些网络如何

塑造了《儿童世界》面向儿童的科学传播，揭

示出社会网络在推动科学知识普及中的机制和

作用模式，为科学传播的历史研究和实践策略

提供新的洞见。

一、《儿童世界》科普群体网络的生成

（一）核心节点的科学传播实践

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影响力，

由其在网络中的节点位置及连接强度共同决定 [10]。

在社会网络中具有较高影响力或连接度的节点是

核心节点，核心节点因其与其他节点的连接而

成为信息流动的关键枢纽，能够有效地促进信

息的扩散和知识的传播。在《儿童世界》的科

学传播中，主编与编辑团队作为核心节点，通

过其前瞻性领导、专业内容策划与传播策略创

新，有效推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他们不仅是

期刊内容的策划者与把关人，更是科学传播理

念的践行者（表 1）。

姓名

郑振铎

徐应昶

沈志坚

林履彬

守一

赵景源

职务

主编

干事

主编

编辑

编辑

编辑

编辑

任职时间

1922 年 1 月— 1923 年 1 月

1923 年 1 月— 1924 年 9 月

1924 年 10 月— 1941 年 9 月

1922 年 1 月— 1941 年 9 月

1923 — 1932 年

1923 — 1932 年

1931 — 1941 年

主要科普栏目

长篇故事

儿童动物园、常识问答、室内科学问题

自然、科学、小智识、谈话

小科学、常识问答、世界珍闻、手工

谚语图释、动物知识、小智识、手工

儿童新闻、地理、科学

科普文数量

21

52

406

242

82

464

表 1 《儿童世界》编辑团队成员在本刊发表科普文章发表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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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振铎的核心引领

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受新思

想影响，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翻译。1921 年，

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

开辟“儿童文学”专栏 [11]，显现出他对儿童文

学革新的意愿。同年，他加入商务印书馆负责

编纂小学教科书，发现当时国内儿童读物短缺

且品质低，成为制约儿童全面发展的瓶颈。于

是，他向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提议创办《儿

童世界》，主张提供符合儿童心理和阅读兴趣的

白话文作品。1922 年 1 月 16 日，《儿童世界》在

上海创刊。

在 郑 振 铎 主 编《 儿 童 世 界 》 期 间， 该 刊

内容虽以儿童文学为主，但也注重引入科普内

容。在他负责期刊的一年内，《儿童世界》共刊

登 98 篇以动植物为主的科普文本，他还特别强

调插图的运用 [12]。郑振铎具有国际视野，认为

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只要是适合于中国

儿童的，都应“尽量采用”[13]。他译介杜柏博士

（Katharine Elizabeth Dopp）介绍巢居时代人类生

活的科普作品《巢人》（The Tree-Dwollers )，认

为这种故事对于中国素未受科学洗礼的儿童具

有“故事的趣味”和“科学的知识”两方面价

值 [14]。《儿童世界》从早期偏重插画故事的单一

形式，向融知识性、趣味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

方向拓展，旨在激发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

欲望。

郑振铎担任主编期间，共发行 53 期，他

赋予了《儿童世界》一种独特并具有前瞻性的

旨趣，即兼顾文学艺术与科学教育的双重价值。

他的编辑哲学植根于儿童本位论，旨在通过多

元化的内容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作为这一网络

的核心节点，郑振铎通过对文学研究会的领导

活动、在商务印书馆的专业地位以及与诸多作

家的情感联结，建立了《儿童世界》早期作者

群体的社会网络。

2. 徐应昶的科学传播实践

1923 年 1 月， 郑 振 铎 完 成《 儿 童 世 界 》

第 5 卷第 1 期的出版任务后，辞去主编一职，

徐应昶以干事身份接手并开始承担期刊编辑工

作，到第 12 卷第 3 期，期刊封底开始正式标

注徐应昶为主编身份，直至 1941 年杂志终刊。

现有研究中，郑振铎对该杂志的贡献受到较多

关注，相比之下，徐应昶的主编作用未得到充

分探讨。实际上，徐应昶在《儿童世界》的长

期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在推进内容创

新与科学普及方面，其影响力和贡献值得学术

界给予更多重视与评价。作为主编，徐应昶秉

承郑振铎开明进步的办刊理念，继续基于儿童

本位的理念着手对《儿童世界》进行内容改

革，最鲜明的特征即重视科学传播。这种变迁

在徐应昶 1934 年发表在《儿童世界》的一文

中曾鲜明表述。

本杂志创刊的时候，内容偏重文艺一方面，

所以出版宣言中，所举的各项主要材料，全部

是属于文艺的。但是后来因鉴于科学的重要，

利用本志登载科学的材料，把普通的科学常识

灌输儿童，实为当务之急。于是从第三卷起

（当时每十三期为一卷），特辟“常识问答”一

栏，提出自然界的问题，加以浅显的解释。这

种材料，最初不是每期都有，直到第五卷，就

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自然科学的文字，凡天文、

地理、物理、化学、动植物、工业、工程等等

材料，无不应有尽有；发表的方式，有的用叙

述体，有的用故事体，有的用游戏方法，一以

适合儿童心理并且顾及儿童的了解程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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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所刊载的小科学、问答会、科学游戏等等，

儿童固然欢迎，即小学教师采取来做教材的，

亦复不少。这种科学材料，到现今还继续刊载，

并且比从前更有系统。[15]

可以看出，徐应昶肯定了《儿童世界》办

刊之初的文学属性，也意识到科学传播的紧迫

性，并从科学材料、呈现形式、栏目设置等方面

不断改革，使其更适应儿童的科学需求。除此之

外，徐应昶负责组织邀约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

作家撰写稿件，比如邀请陈伯吹为《儿童世界》

创作儿童诗（其中一些作品包含科学内容）[16]，

邀请陆仁寿等写作科普文章，也是对郑振铎内容

共创的接续和丰富。他同样重视引进国外科普佳

作，积极推动科普知识的国际化交流与传播。其

策划的“室内科学问题”栏目，重译自苏联著名

科普作家伊林（Mikhail Il’in）的经典著作。除整

体策划期刊的科学传播，徐应昶也直接参与科普

文本的撰写，在“儿童动物园”“常识问答”等

多个科普栏目发表 52 篇文章。

作为《儿童世界》主编，徐应昶在社会网

络中扮演关键节点角色，他强调科学传播的价值

与培养儿童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因此在刊物中大

量增设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例，并注重对

社会现实进行科学解读，帮助儿童理解科学的实

际意义。他推动期刊转型，在郑振铎时期以文学

内容为主导并初步引入科普的基础上，显著提升

科普内容的比重与深度，使《儿童世界》发展成

为文学与科学并重的综合性儿童读物。

3. 编辑团队的双重角色

在《儿童世界》的核心团队中，郑振铎与

徐应昶两位主编分别引领了期刊的不同发展阶

段，而沈志坚、林履彬、守一、赵景源等编辑则

是推动科学传播实践的重要行动者。他们肩负编

辑与创作者双重角色，通过协同的工作模式，促

进《儿童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创新传播。

《儿童世界》创刊伊始，沈志坚便作为郑振

铎的助手，全程深度参与了期刊编辑工作，并

坚持创作，20 年间共在“自然”“科学”等多个

栏目发表 406 篇科普文章，将科学知识与文学艺

术巧妙结合。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数量庞大的

文章上，更在于其内容的多元化和深度，关注

科学传播的人文价值。林履彬以其多学科的背

景，不仅在科普文章创作上展现出深厚的功底，

创作并发表 242 篇科普文章，还在美术领域有所

发展。他发挥绘画才能设计《儿童世界》封面，

甚至在发明创造上屡有建树，相继研发了无敌

笔 [17]、彩色图案烫印纸 [18]、擦字橡皮 [19]。林

履彬将科学知识与实用技能教学相结合，通过

“科学”“手工”等栏目为儿童提供动手实践的

机会，强化科学教育的实践性和趣味性。守一

个人资料相对较少，但从其发表文章的数量和

类型来看，他不仅在科普内容上有所贡献，还

参与封面故事创作，体现了其在内容创意与组

织上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证明了编辑团队成员

的全面性和互补性。赵景源不仅是编辑团队中

的高产科普作者，还通过革新“儿童新闻”栏

目，增加与时事紧密相关的社会科学内容，丰

富了期刊的现实关联性，增强了科学知识与现

实世界的互动性，让栏目能够有效拓宽儿童视

野，培养他们的全球意识。

（二）多元节点的科普协同

在《儿童世界》的科学传播中，多元科普

群体的协同效应构成了这一科普生态稳定运行的

重要一环。笔者通过对科普文章的综合分析，选

取 168 名科普作者的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发现

《儿童世界》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多层次作者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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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编与编辑团队外，在《儿童世界》发

表科普作品数量较高的主要是教育家、科学家、

文学家 3 个群体，其中代表性作者（表 2）扮演

着基础性角色。这些创作者通过其独特的知识结

构与叙事手法，共同构建了一个面向儿童的，融

合科学与艺术、理论与实践的知识交流网络。

格局（图 1），为深入了解该刊科普群体的社会

网络提供了微观视窗。基于节点标签大小与发文

量区间划分，笔者将这一作者群体划分为 4 个贡

献层级：初级贡献者（87 人，占比 52.7%），发

文量 1~3 篇，占比超过半数，表明期刊在科普

领域具有良好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广泛吸引科普

爱好者开展科普创作，为内容多样性提供了基础

保障；稳定参与者（63 人，占比 38.2%），发文

量 4~20 篇，其持续性产出构成了期刊的常态化

内容供给链；突出贡献者（14 人，占比 8.5%），

发文量 21~100 篇，以高频创作承担了关键内容

支撑角色；头部创作者（4 人，占比 2.4%），发

文量超过 100 篇，其超量产出维系了内容的规模

稳定性。这种“广泛吸纳、阶梯培育、核心支

撑、头部引领”的四级机制，展示了《儿童世

界》的良好创作生态，即通过吸纳多元作者参

与，有效扩大科普作品基数，同时依托核心作

者和头部创作者力量，持续维持内容的高质量

和传播的强劲势能。

图 1 《儿童世界》发表科普文章作者统计图

所属群体

教育家

科学家

文学家

代表性作者

陆仁寿

戴伯韬

周建人

陶秉珍

严大椿

沈百英

沈圣时

科普作品发表数量

155

25

14

24

29

20

24

社会身份

1927 年《无锡教育周刊》总编；1929 至 1932 年

无锡教育局局长；1947 年江南大学总务长

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科普作家，人民教育出版

社第二任社长、总编辑

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自然界》主编

著名生物学家

儿童文学家

教育家、儿童文学家

诗人、作家

发表栏目

自然谈话、小科学

科学、自然

自然故事

自然

自然、传记

常识、卫生

自然、书信

表 2 《儿童世界》代表性作者发表科普作品数量统计

1. 教育家带动广泛创作

陆仁寿、戴伯韬等教育家，凭借其自然科

学背景、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与创作经验，成为

科普内容创作的中坚力量，激发了科普创作生态

的活力。以陆仁寿为例，他得益于中国科学社成

员的专业背景以及在无锡教育局的工作经验，在

“自然谈话”“科学”和“小科学”等栏目中创作

的 155 篇作品，既严谨又易于理解，深受读者喜

爱。《儿童世界》认可陆仁寿的创作，并主动邀

请他持续供稿：“本号里有仁寿君撰写的新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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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冥王星，是一篇有意义的科学文字。

我们现在已约请仁寿君继续写下去。”[20] 这种积

极的反馈不仅有助于巩固作者与期刊的关系，还

促进了更多高质量科普内容的产出，激励更多科

普作者参与创作。

2. 科学家提升专业深度

周建人、陶秉珍等科学家的加入，为科普

内容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他们以浅显易懂的

方式解释复杂的科学原理，增强了科普的吸引力

和可信度。周建人在《自然界》创刊号中明确提

出“科学的中国化”目标 [21]，展现出了在中国

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科学进步的决心。1922 年

至 1934 年间，周建人凭借其生物学专业知识，

在《儿童世界》发表了以自然故事为主的科普文

章共 14 篇。他擅长将复杂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

的语言，增强了内容的可读性和教育价值。陶

秉珍于 1937 年至 1938 年集中在《儿童世界》发

表 24 篇科普文章，更偏重于对自然界的观察与

解释。其中，18 篇文章配有插图，直观展示了

科学原理。陶秉珍曾师从李叔同，并与丰子恺、

潘天寿等艺术家有过交集，这些经历使得他的作

品融合了科学与艺术，强化了科普内容的视觉效

果，降低了作品的理解门槛。当时的科学界通力

协作推动儿童科普创作事业发展，这些科学家的

创作不仅提升了《儿童世界》科普内容的专业性

和吸引力，还反映了当时科普创作中的跨学科融

合趋势。

3. 文学家注重情感与想象

儿童文学家如严大椿、沈百英、沈圣时等，

在“自然”“传记”“常识”等栏目发表文学性较

强的科普文章，这些作品重视情感与想象力，为

科普教育提供了新路径。以沈百英为例，1917

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吴县县立第

五高等小学任教，与叶圣陶共事 [22]。1920 年秋

季，沈百英转赴上海，在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

公小学担任教职，并于 1928 年至 1952 年长期

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此期间，他在《儿童

世界》发表 20 篇文章，展现了其教育智慧。例

如，《苍蝇》一文通过韵文的形式传递公共卫生

知识，富有节奏感的文本提升了阅读趣味，彰

显了沈百英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融合教育性与艺

术性的特点。

（三）儿童读者的主体性参与

《儿童世界》的儿童读者并非被动接受者，

而是兼具知识接收者与创作实践者的双重角色。

期刊自 1922 年初发起“儿童创作的募集”活

动，并于 1923 年第 2 卷第 1 期正式设立固定栏

目“儿童作品”。到终刊为止，该栏目共发表由

儿童撰写的科学相关文章 130 篇，题材覆盖科学

常识普及、卫生保健实践、工程技术及动植物观

察等多维领域，并采用自述体、童话、实验报告

等体裁，体现了儿童视角下的科学认知与表达创

造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自述体作品 14 篇，

包括《风的自述》《火车自述》《银圆自述》《蚊

的自述》《霜的自述》等，小作者通过拟人化叙

事，将无生命体或生物赋予人格，通过“我”的

视角讲述自身结构、功能或生命周期，强调体验

感。这些作品体现了儿童的知识内化能力，他们

需先通过学习而理解对象的科学属性，才能以

“自述”重构知识逻辑并完成创作。

上述儿童作品并非单纯是期刊科学知识

的点缀，而是科普网络的关键反馈环与生态补

充。一方面，它是科学传播效果的实证检验，如

1924 年第 11 卷第 1 期的《暑假里的卫生》及

1927 年第 20 卷第 1 期的《眼的卫生》等儿童

作品，证明当时卫生知识的普及已经激发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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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健康意识；另一方面，它填补了成人作者

难以触及的童趣化场景与微观探索，比如 1929

年第 24 卷第 2 期《怎样使蒲扇上的字画不会脱

落》、1929 年第 24 卷第 12 期《鹅为什么不吃鱼

呢》等文章，丰富了科普层次。期刊通过明确标

注“儿童作品”身份，赋予儿童话语权，使其从

知识消费者跃升为生态共建者。

（四）社群节点联结与资源整合

在《儿童世界》开展儿童科普的过程中，

社群节点的联结与优质资源的整合发挥重要作

用。一方面，商务印书馆以其深厚的出版积淀与

专业影响力，为儿童科普内容的系统化、权威化

提供了坚实后盾；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会则通过

跨界联动，搭建起文化资源与儿童之间的沟通桥

梁，助力科学知识传播。

1. 商务印书馆：儿童科普的后盾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

化出版机构之一，在《儿童世界》的成长过程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期刊的创办方

和出版发行主体，更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人

才和广泛的市场通道。

首先，商务印书馆注重理念引领，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商务印书馆秉承的“教育救国”宗

旨，深刻嵌入《儿童世界》的办刊哲学之中，

赋予其鲜明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1897

至 1949 年间，从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图书的种

数来看，教育类出版物的比重为 12.38%[23]。创

始人夏瑞芳与张元济倡导的“以扶助教育为己

任”[24]，确立了商务印书馆致力于教育普及与国

家富强的使命，促使《儿童世界》兼顾深度与广

度，致力于儿童心智的启迪与知识的拓展。

其次，商务印书馆积极进行科技出版，推

动科学传播。商务印书馆自创立初始便致力于科

技图书的引进与传播，通过设立理化部并汇聚杜

亚泉、郑贞文、任鸿隽和竺可桢等科学大家，系

统性地翻译西方科技名著，整理中国古代自然科

学研究成果，为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

石。1897 至 1949 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技

类书籍约占其出版总量的 7.7%[25]，内容广泛覆

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多个领域，

为《儿童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科学内容资源，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内容的专业性。

再次，商务印书馆拥有良好的印刷条件和

丰富多样的印刷技术。1922 年《儿童世界》创

刊时，商务印书馆凭借 500 万元的资本额 [26] 和

丰富的出版资源，为该刊提供了优质印刷条件。

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技术紧跟时代，1905 年应用

彩色石印技术，1907 年开始使用珂罗版，而三

色版技术最初于 1905 年试制并在 1909 年成功仿

制，这些技术都应用在《儿童世界》的印刷上，

实现了“儿童自由画”栏目的彩色原图印刷 [27]，

显著提升了插图的清晰度与艺术效果。随着商务

印书馆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儿童世界》也逐

步应用了更多先进工艺，例如 1935 年初，期刊

对封面进行了改版设计，并采用了商务印书馆自

1923 年开始使用的照相版技术进行印刷，这使

得封面“颜色越加美丽浑和”[28]。商务印书馆持

续引入先进印刷技术并应用于《儿童世界》不同

发展阶段的实践，有效提升了刊物的色彩还原度

和图像精细度，推动了期刊在内容呈现与视觉形

式上的同步提升。

最后，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络覆盖面广，

便于市场推广。截至 1931 年底，商务印书馆在

全国诸多大城市设有 36 个分馆、支馆、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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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1000 多个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和整个东南

亚 [29]。这一覆盖广泛的战略布局不仅限于北平、

广州等繁华都市，更延伸到了诸如安庆、保定等

小型城市，甚至远至边陲省份如云南、贵州，以

及海外的新加坡等地均设立了分馆。商务印书馆

的发行网络，理论上为《儿童世界》跨越地理限

制、覆盖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提供了可能。徐

应昶曾提到，“本志自创刊到现在，已经有十三

个年头了，全国儿童阅读过本志的，先后不下

五十万人，销路不为不广”[30]，这证明了期刊确

实拥有庞大的读者基数。然而，徐应昶也坦言，

“据我们所知，订阅本志的，仍多数限于大都市，

如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北平等，至于各省

的内地，订的似乎还不甚踊跃”。这表明，尽管

依托于强大的发行网络并拥有可观的累计读者数

量，《儿童世界》的实际订阅和深度覆盖在当时

仍主要集中在大都市。

2. 文学研究会：跨界合作的桥梁

1920 年，郑振铎与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同

创立文学研究会，这一组织的成立巩固了他在

现代文学界的核心地位，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

作者资源。从第 1 卷第 7 期起，郑振铎利用文学

研究会的人际关系，邀请叶圣陶、严既澄、赵

景深、周建人等多位作家为《儿童世界》撰稿，

打破单一作者模式，转而采取跨学科、多领域

合作策略。

在《儿童世界》中，文学研究会成员承担

了多元且互补的功能。郑振铎作为期刊主编及组

织发起人，负责统筹策划，处于核心地位；叶圣

陶、赵景深、周建人等其他重要成员则如同放射

状扩散节点。具体而言，俞平伯、严既澄、顾颉

刚等人为期刊创作富含教育意涵与艺术价值、带

有科普元素的儿童诗和儿歌，丰富了教育内容；

周建人在期刊创作了自然故事系列，开创性地将

科普知识融入文学，为儿童科普文学实践提供了

示范。这些个体创作相互呼应，巩固了《儿童世

界》作为网络节点的影响力，促进了知识与文化

的广泛传播。在优化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多元化

成员通过高效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实现了文学

艺术和科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

综上可以看出，《儿童世界》科普网络的建

构体现了多元主体的功能耦合。在商务印书馆和

文学研究会的支撑下，主编作为核心节点，主导

期刊定位与资源整合；编辑群体身兼创作中枢职

责，推动期刊内容创新；面向社会的开放征稿又

促使投稿作者在编辑的带动下形成广泛的科普创

作，最终构建起从核心引领到内容创新再到多元

供给的科学知识协同生产。

二、科普群体网络提升科学传播效能的

驱动因素

（一）理念共识：科学传播的双重导向

1.“儿童本位”的启蒙共识

《儿童世界》的创办是新文化运动中“儿

童的发现”浪潮的产物，受到了美国学者杜威

（John Dewey）“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影响。郑

振铎等核心成员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对儿童主体

性的深刻理解，推动从成人中心向儿童本位的理

论转变。他们视儿童为独立思考、情感丰富的个

体，对儿童天性的尊重和教育独立价值的认识，

也构成科普群体的共性认知。不过，这种共识并

非对西方“以儿童为中心”理念的简单移植，而

是通过实践完成对“儿童本位”启蒙思想的本土

化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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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文学研究会主导的“儿童本位”

转化为方法论，在科学理性与儿童感性间架设意

义桥梁，借儿童视角重塑科学的文化表达。文学

研究会作为郑振铎关系网络的关键节点，为《儿

童世界》提供了稳定的稿件来源，确保其内容持

续更新与高质量输出。郑振铎依托其文学声望与

跨领域号召力，将周建人等成员引入科学内容生

产体系，形成“文学叙事牵引科学表达”的协作

模式。这种转化并非偶然，而是主编通过文学圈

层的网络关系，主动将文学资源重组为科学传播

的基础。沈雁冰以“殊”为笔名在《论儿童读

物》一文中提出要“编辑历史的科学的高级儿童

读物，在历史与科学的实质上加以文学的外套，

满足高年级儿童需求”[31]。陈伯吹也表达过类似

“科学性的儿童文学”的观点，认为儿童文学通

过情感和想象的桥梁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儿童，并

提出“科学童话”的分类方式 [32]，融合了时代

性和社会性需求。

《儿童世界》的儿童科普依托文学创作网络

的资源整合与文化滋养，逐步形成了“文学驱动

与科普协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呈现出鲜明的

“科学文学化”特征。这一模式源于期刊独特的

复合型创作生态：在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的叙事框

架基础上，逐渐整合医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等学科内容，构建起文学叙事与科学知识互为表

里的共生体系。以郑振铎在《儿童世界》第 1 卷

第 7 期创作的诗歌《风之歌》为例，这首诗歌不

仅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还融入了科学元素，描

绘了四个季节风的特点及其对自然界的影响。诗

歌将自然现象与文学表达相结合，这样的创作形

式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为后续的科

普创作奠定了基础，展示了文学与科学融合的可

能性。另外，陈伯吹发表的《卫生十戒歌》和

《卫生数字歌》，周建人的自然故事系列，都是

“科学的文学化”的代表性实践。

第二，《儿童世界》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网

络，在科学传播中激活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

东方经验与西方理性的深层对话。《儿童世界》

将科学知识内核剥离，在“儿童本位”理念指导

下进行文化转码，以本土生活场景置换抽象术

语，又以传统认知框架重构科学叙事，并以此

带动投稿作家的科普创作风格。比如周建人的

《说竹》[33] 一文，以“马鞭”“竹衣”等名称替

代“地下茎”“内膜”等术语，将植物学知识嵌

套于“裹粽用竹叶”“摇竹积雪”的儿童生活场

景中，实现科学话语的在地化转译。面对“竹开

花而枯死即灾异”的迷信，作者既援引西方科学

家赫开尔①对印度某种竹子开花时间规律的研究

揭示其自然规律，又以“竹鞭相连”的生物学事

实呼应“同气连枝”的传统伦理，形成中西认知

范式的对话。在周建人等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影响

下，《儿童世界》的科学传播并非简单地科学移

植知识，而是通过术语适配、语境重置、价值融

通完成文化调适，使儿童既成为科学理性的接收

者，又成为文化对话的实践者，最终在知识启蒙

中完成文化主体的隐性重构。

2.“科学救国”的期刊使命

在民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下，“科学救国”

作为《儿童世界》出版的价值导向，重构了儿童

科普的叙事逻辑与实践路径，引导期刊从文学性

走向综合性。徐应昶担任主编阶段，意识到科学

传播的紧迫性，他作为核心节点，主导了期刊属

①周建人此文提到的“西洋的科学家叫赫开尔的”或许为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但还需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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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转型，也带动期刊科普作者的创作方向，将

救国理念融于科学表达之中。

第一，在认知维度，将科学启蒙从知识传

递提升至民族救亡的立场，使儿童的科学素养

培育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儿童世界》的编辑

与作者群体通过选题策划的导向性和读者互动的

引导性，将科学知识传播与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

深度融合。以 1931 年《爱迪生专号》为例，编

辑沈志坚专门发文对专号出版初衷作了解释，即

“悼念大发明家、鼓励儿童成为‘爱迪生第二’、

希望诸君坚定‘科学救国’方策”[34]。编辑团队

邀请作者撰写《爱迪生小传》《电灯世界》等文

章，介绍其从童年为科学奋斗的经历，以此鼓励

儿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崇尚科学精神。朱振之

在第 37 卷第 7 期发表《中国的钨矿及用途》一

文，以钨矿这一战略资源为案例揭露民族危机。

文章介绍钨矿的物理性质与工业用途，通过数据

对比揭露现实，中国虽拥有世界半数以上且质地

良好的钨矿，却因冶炼技术落后，只能以原料形

式廉价出口，而西方国家借此制造枪炮钢甲，反

成军事压制中国的工具。编辑团队在同期“编辑

者话”栏目中与读者互动，提问“读完这篇文

章，你有什么感想呢”，紧接着又向读者展示了

编辑们的心愿，“我们想要中国富强，只有我们

向科学方面努力”[35]。这种作者揭露问题、编辑

激发反思的联动协作，使科学知识超越客观描

述，成为唤醒民族意识的工具，将儿童读者从被

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科学救国的潜在主体。

期刊传达的科学救国理念获得了儿童读者共鸣，

比如第 37 卷第 6 期的“儿童作品”栏目中，刊

登了小作者的《我为什么要研究科学》《科学救

国》等文章，直言“祖国受欺辱，是科学不昌明

的缘故”。这些稿件证明，编辑倡导的“科学救

国”价值观已内化为儿童自主表达的话语体系。

第二，在实践维度，《儿童世界》的科普群

体通过设计一系列贴近儿童生活的科学实践活

动，将“科学救国”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知、

可参与且富有趣味的日常行动，构建科学即行动

的参与式启蒙路径。通过对“编辑者话”进行文

本分析，可以发现，编辑频繁以具体任务引导儿

童走向自然与社会，共计 20 次。例如，在《昆

虫专号》一期的“编辑者话”中强调兴趣是成为

生物学家的起点，鼓励儿童效仿达尔文观察昆

虫，并在同期刊登周建人的《昆虫是什么》、徐

应昶的《昆虫采集及标本制作法》，联动倡导儿

童制作昆虫标本。在介绍无线电制作、飞机模型

设计时，强调“手脑并用”，通过刊登《航空机

的画法》《简易地图绘制》等教程，将抽象物理

原理转化为儿童也可以试做的手工任务。期刊还

介绍了“火柴聚散”“铁刀变铜刀”等利用身边

工具就可以进行的简易化学实验，让儿童在科学

游戏中初窥科学应用的现实价值。编辑与作者通

过知识讲解与实践鼓励的引导，围绕“把大宇宙

作为教室”[36] 的启蒙目标，使儿童在动手游玩

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科学救国的价值观。

（二）关系纽带：业缘协作的重要驱动

从社会学角度看，个体社会地位和角色获

取途径分为先赋性关系与自获性关系。先赋性

关系由个体无法改变的条件如出生背景、家族

关系、初期教育环境决定，自获性关系则靠个

人后天学习、职业发展等努力获得 [37]。在民国

时期的社会转型浪潮中，知识分子群体尤其依

赖自获性关系网络进行凝聚与协作。《儿童世

界》的编辑与作者群体社会网络同样兼具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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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关系，但深入剖析其运作机制可发现，基于

共同职业活动和专业认同形成的业缘关系，是

塑造期刊知识框架、内容导向及传播动态的重

要驱动力。

1. 业缘协作：职业网络的知识共享

业缘关系作为个体主动构建的关键社会资

本，彰显了个人在社会互动中的主体性与适应

性。在《儿童世界》编辑团队内部，存在清晰的

职业传承与提携脉络。王云五与朱经农、叶圣陶

与严大椿、沈雁冰与孙毓修等基于出版事业或教

育背景形成的师生或提携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业

缘网络的重要节点，促进了专业经验与理念的传

递。更重要的是，团队成员的吸纳与现有员工基

于专业认同与人际信任的内部推荐密切相关（表

3）。一方面，在编创团队中，由沈雁冰引荐来

的郑振铎，很快也引荐许敦谷到商务印书馆，生

动体现了这种基于业缘关系的协作模式。特别是

郑振铎兼具加入者与引荐者的双重身份，在业缘

网络中发挥着桥梁作用。这种推荐机制不仅为个

人提供了职业发展机会，更有效地促进了编辑理

念、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流通与共享，是维系

团队稳定性和保障期刊编辑方针连贯性的关键。

另一方面，商务印书馆的组织架构与高层管理，

为《儿童世界》构筑了更具支撑性的业缘网络基

础。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主导了编译所的改革与运

作，其自身也是通过胡适引荐加入商务印书馆的

核心人物。同时，王云五引荐朱经农加入商务印

书馆，而朱经农随后凭借其丰富的教育背景和人

脉资源，识别并引荐了叶圣陶。这种依托于编译

所管理层的人才识别与引荐链条，拓展了编创团

队的人才来源，体现了业缘网络在组织层面进行

人才整合与资源配置的效能。

2. 先赋性关系：细微处促成合作的辅助功能

在特定情境下，亲缘与地缘等先赋性关系

客观上为个体合作提供了信任基础或沟通便利，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润滑作用。亲缘网络可能通

过资源共享促成特定合作，例如，作家许地山

将胞兄许敦谷引荐至《儿童世界》，后者在郑振

铎的领导下凭借美术专长为刊物绘制全部初期

插图，为期刊奠定了文图共生的基调。而地缘

关系实际上超越了地理邻近的范畴，成为植根

共同地域背景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富含

文化共鸣与信息交流默契，促成实体空间聚合，

促进知识交流、文化融合与情感紧密联结，为

《儿童世界》发展提供基础。作者群体内地缘纽

带有双重黏合作用，例如徐应昶邀请广东同乡

伍联德为《儿童世界》封面撰写艺术字标题 [38]，

强化了地缘关系在合作网络中的独特价值，二

者的同乡、同事关系不仅是私交象征，更是职

场协作的支撑。

三、科普群体网络释放的科学传播价值

（一）创新科普内容与形式

《儿童世界》刊载的科普文本，通过“科学

的文学化”表述，可视为我国早期儿童科学文艺

的一种展现。《儿童世界》通过集合不同作者的

创作，将科学知识寓于诗歌、戏剧、童话、插画

编辑

沈志坚

王云五

郑振铎

许敦谷

朱经农

叶圣陶

加入年份

1919

1920

1921

1921

1923

1923

引荐人

沈雁冰

胡适

沈雁冰

郑振铎

王云五

朱经农

表 3 《儿童世界》关键人物加入商务印书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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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元形式中，实现了科学知识与文学、艺术的

有效结合。这些作品让科学知识变得易于被儿童

理解吸收，同时增加期刊的艺术美感，平衡教育

性与娱乐性。在多元作者群体的协同生产下，期

刊采用故事化叙事呈现科学知识，配合创新插图

和互动设计，提高儿童的阅读兴趣和科学实践参

与度。这种科普手法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通过积极的情感共鸣和直观的视觉刺激，激发了

儿童的探索精神和创造力。

（二）构筑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普生态

在商务编译所支持下，《儿童世界》引介《昆

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等西方科普经

典及居里夫人（Marie Curie）等科学家的传记，

为国内儿童提供接触国际科普作品与世界科学

成就的机会，实现科普内容的国际化整合。商

务编译所帮助期刊精准定位国际优质科普资源，

通过专业编译，确保引进内容既保持原作知识

准确性与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内儿童阅读习惯

和认知水平，保障知识有效传递。《儿童世界》

推出《爱迪生专号》《南洋专号》《世界奇观专

号》等专刊，展现内容广泛性与深度，聚焦西

方科技重要人物事件，将视角延伸至全球自然

奇观与人文探索。

（三）实现跨学科融合的早期尝试

在当前强调 STEM 教育与人文艺术融合的背

景下，《儿童世界》展现了百年前跨学科合作在

儿童早期科学教育中的实践价值与创新潜力，为

科学与人文的和谐共生提供历史证据。从编辑到

作者，该刊构建集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于一

体的多元化科普团队，将科学内容的专业性与教

育方法的创新性结合起来。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

专家，发表了一系列既符合儿童认知特点又富含

科学内涵的科普作品，将科学知识融入儿童日常

生活，激发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欲望。《儿

童世界》的跨学科编创模式，使期刊涵盖自然科

学知识，还融入工程、艺术、社会等内容，形成

独特的知识传播体系。

（四）培养现代意义上的科普作家

《儿童世界》凭借具有前瞻性的编辑策略，

整合了科学传播与文学创作力量，扮演了科普作

家孵化器的关键角色。随着刊物的发展，其科普

作家群体在合作中日益成熟，作品日益丰富多元，

越来越贴近儿童思维与兴趣。不少作者后来成长

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如陆仁寿 1947 年任江南大

学总务长 [39]，陶秉珍 1949 年任浙江大学教授，戴

伯韬 1954 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囿

于史料查询困难，无法在每位科普作家的个人传

记中找到详细的记录，但商务印书馆与作者群之

间的关系是有充分研究痕迹的，有学者认为“作

者是商务印书馆亲密的合作伙伴”[40]。作为近代

出版业重要力量，商务印书馆为知识分子提供创

作机会，通过约稿机制与激励政策促进作者成长。

《儿童世界》连接了新兴科普作家与儿童读者，让

新锐作者获得展示才华的机会与职业发展的土壤。

通过构建广泛的社会网络，《儿童世界》孵化了新

一代科普创作者，推动儿童科普的发展。

四、结语

《儿童世界》科普群体网络的构建，对民国

儿童期刊的科学传播实践，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推动了期刊科普的社会化、专业化与可持续传

播。期刊跨领域的合作保证了内容的创新性和时

代性，满足了儿童科学阅读的需求。同时，开放

的投稿机制与共创共享的理念，促成了人才的广

泛参与，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自我更新的科普

生态系统，确保科普工作的连贯性和深度，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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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儿童科普事业具有借鉴价值。

但是，《儿童世界》的科学传播实践也同步

表明，人际关系网络是民国科学传播的核心驱动

力，其高效性与脆弱性并存。比如，周建人为期

刊撰稿时间集中在郑振铎担任主编时期，在郑振

铎辞去职务后，周建人的投稿活动一度中断，直

至 1933 — 1934 年期间再次为《儿童世界》撰写

了 5 篇自然科普文章。这一模式既体现了传统社

会资本向现代知识生产的转化，也为当代科普提

供了情感联结优先于制度规范的历史参照。

通过细致剖析《儿童世界》的科普群体网

络，可以看到其在拓展科普边界、增强社会参与

度方面的显著价值。这一网络不仅展示了科学

传播生态的演进，还展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通过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儿童读物能够

在内容创新、科学普及和教育价值上取得实质

进展。《儿童世界》的实践为现代科普提供了一

个可借鉴的框架，尤其是在构建跨界融合、多

维度社会关系网络方面，为面向儿童的科学传

播提供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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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of a Popular Science Network 
in a Republican-Era Journal：A Case Study of Children’s World

Wang Qi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Baoding University，Baoding 071000）

Abstract：As a pioneering children’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journ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Children’s 
World  fostered a network of popular science contributors that drove science communication for children，
demonstrating the deep interweav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cultural ideals，and social forces. The network 
was anchored by its editors-in-chief，Zheng Zhenduo and Xu Yingchang，and supported by a diverse 
group of authors，all benefiting from the institutional backing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This structure created a well-defined and closely interconnected community. United 
by the shared philosophies of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national salvation,” this network 
leveraged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integrated kinship，regional，
and professional ties to achieve synergist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Rooted in the shared principles of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salvation of the nation,” the community leveraged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s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synergized kinship，regional，and professional ties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efficacy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Children’s World  revolutionized the forms of 
children’s scientific enlightenment，providing a unique local example of how a literary network can drive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while the network’s efficiency was built on traditional 
interpersonal trust，its fragility reflected the challeng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offering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construct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ecosystems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Children’s World；science communication；popular scien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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